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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江苏231家中小企业为样本,构建中小企业网络嵌入性和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理论关系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对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网络关系强度、网络关系质量这4个维度与吸收能力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从网络嵌入性方面找到提升中小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途径，并就如何促进中小企业网络嵌入性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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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twork Embeddeness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in 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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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ample of 231 SMEs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MEs’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knowledge absorptive capacity is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way of enhancing the SEMs’ absorptive capa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specif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twork scale, network centrality, network relationship strength, network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are analyzed b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l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e measures of promoting network embeddednes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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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小企业日渐成为我国自主创新体系中最具活力的生力军和促进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基础力量，然而缺乏足够的创新资源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瓶颈。开放式创新突破了传统封闭式创新理论的桎梏，强调从组织外部获取创新资源，为解决中小企业的创新困境提供了崭新的思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提升，各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形成了区域创新网络，这些区域创新网络对中小企业获取和吸收外部知识的影响已成为开放式创新理论亟待研究的问题。

1  相关文献回顾

开放式创新理念强调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以及将内部知识向外部输出这个双向过程，组织跨边界的资源搜寻可以接触到合作伙伴的新知识（尤其是隐形知识），提高企业对已有和新技术领域知识的学习能力，而这正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1-2]。从区域创新体系看，任何企业都处于特定的创新网络之中，中小企业开放式创新过程中，外部知识的搜索和吸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与周围创新网络中各个节点企业的关系，有效嵌入创新网络是成功进行资

源获取和释放活动的前提条件。由于单个中小企业拥有的可交换创新资源很少，因此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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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创新网络之中常常处于劣势。现实中，中小企业是否很好地嵌入到创新网络之中？网络嵌入性怎样影响中小企业的吸收能力？如何提高中小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嵌入性？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探讨。

经济史学家Polanyi[3]最早提出了“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而Polanyi对于嵌入性的研究基于宏观抽象的社会经济层面，其研究相对浅显。Granovetter[4]的研究使得嵌入性理论得到了真正的发展，使之更适用于现实生活，他认为人类行为介于“社会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化”之间，而不是处于两种极端状态，也就是说，人类的行为嵌入于不断变化的具体社会关系之中。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网络嵌入性已不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一个越来越具有社会学属性的概念。嵌入性潜在要求企业获取信息和资源以减少不确定性，突出表现是网络在促进知识转移方面的作用，尤其是非正式网络促进隐形知识转移方面的研究更是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Cohen等[5]较早对知识吸收能力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知识吸收能力是企业运用其原有相关知识识别创新价值、获取新信息并消化吸收后将其应用于商业化过程之中的能力。首先，吸收能力并非单纯一维概念，而是综合性的；其次，它并非静态概念，比如Zahra等[6]就将其视为一种动态能力，具体来说是指组织通过对知识的获取、消化、整合、利用等过程来发展组织动态能力的一系列组织惯例与过程，并根据吸收能力对竞争优势作用的不同，将其划分为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两类，其中潜在吸收能力包括获取能力和消化能力，实际吸收能力包括转化整合能力和利用能力，从而形成了知识吸收能力普遍采用的4个维度——获取能力、消化能力、转化能力和利用能力。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并不是绝对的，通常知识吸收组织和知识溢出组织之间的知识水平匹配程度不同，其吸收能力也是不同的。其中，先验知识的存量和质量、领导和员工以及组织文化等都会对知识吸收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再者，组织结构柔性、创新战略作为前因变量影响吸收能力，两者的交互作用也能促进吸收能力的形成[7]。因此，对于吸收能力的研究要视企业自身具体情况而定。赵红岩等[8]指出在探索性学习阶段，企业应当广泛寻求外部合作伙伴，建立多层次、多网络的企业知识联盟，促进吸收能力的提高。

网络的嵌入性已成为现代组织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特征，不同的组织间形成高度的渗透、互补关系，促使网络化成为企业知识获取和创新的重要方式。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经济活动嵌入于行为主体间的网络并受其制约。Inkpen等[9]用网络衡量企业结构嵌入的程度，指出网络中企业的联系越多，则其战略决策及行动越易受其所嵌入的网络结构的影响，企业便可方便地获取和利用网络中蕴藏的资源。网络除具有配置社会资本的作用之外，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促进企业获取和利用新知识并提高学习能力来提升其创新绩效[10-11]。再者，企业之间还可利用其关系链接和网络结构共同创新知识的价值来促进相互间的学习，网络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品质和关系结构决定了企业间知识学习活动的协同性以及知识创新能力的提高。嵌入于社会化网络之中更有利于企业知识的交流、扩散和共享，以实现企业的知识积累和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创新能力，建立长期的竞争优势[12]。吴晓波等[13]认为，网络嵌入性正向调节外部知识获取能力对本地企业知识获取的影响。张方华[14]也指出，组织网络的关系型和结构型嵌入均可显著提高外部知识获取效应。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理论支持网络对企业知识获取具有重要作用；在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集群网络建立并日益发展壮大，美国硅谷，中国台湾新竹科学园、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区域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鲜活地展现了社会网络在构筑竞争优势方面的重要意义[15]。从各类产业、创业园区和集群可以看出，密切人际关系源于区域内部的紧密联系，进而形成紧密的中小企业合作网络；而向网络外部的延伸可使其对外部群体及新进入者开放，外部的影响使企业更为多元和丰富。

综观以上分析可知，学者们普遍认同网络嵌入性对吸收能力的作用，但是由于网络嵌入性是一个多维概念，不同的嵌入性变量对知识的创造和吸收有何影响人们尚不清楚。此外有学者认为，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网络嵌入性对企业间知识获取的影响程度也不同[16]。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中小企业大多处于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对外部创新网络的依赖性很强，如何有效地融入到创新网络不仅是理论界难点，同时也是实践中的难题，而深入了解网络嵌入性影响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内在机理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前提展开研究，深入探讨网络嵌入性各个维度影响中小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作用机理，寻找提升其知识吸收能力的方法和途径，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2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基于已有的文献成果，本文采用Granovetter[4]的观点，将网络嵌入性划分为结构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并在具体实证测度中采取通用的四维度划分方法，将其划分为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网络关系强度和网络关系质量4个方面；同样，对于知识吸收能力的测量采用Zahra等[6]对吸收能力的划分方式，具体分为获取能力、同化能力、转化能力和利用能力4个维度。

首先，网络规模是企业所拥有的进行知识交流与合作等关系的数量，简而言之，就是企业所能连接的外部群体的多少。Smith等[17]通过实证研究指出，高层团队成员的社会网络数量对组织知识创造具有正向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往往会有很多的粘滞知识，企业拥有的网络数量越多、网络规模越大，所能获得的粘滞知识也越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网络的规模对中小企业知识吸收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次，网络中心性能够体现出一个企业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的程度。企业的网络中心性程度越高说明企业与网络中成员的联系越多、与网络中资源的接触机会越多、在网络中的地位也越高，进而拥有更大的网络权利，更有利于隐性知识的获取[18]。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网络中心性对中小企业知识吸收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再次，有关网络关系强度的研究主要有强联结优势理论和弱联结优势理论。高密度的网络结构意味着同时在关系层面和认知层面的社会资本基础上更有效地进行知识转移[19]，Uzzi[20]指出企业间较强的关系可以生成信任和其他嵌入性成分，并直接影响到企业新知识、新方法的获取以及信息处理的速度等。Smith等[17]同样指出，高层团队成员的社会网络强度对组织知识创造具有正向影响，而且，较强的网络关系更有利于提高粘滞知识转移的数量和质量。弱联结优势理论则认为，较强的网络联结会产生锁定效应，影响企业知识获取。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网络关系的强度对中小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最后，网络关系质量实际上反映的是网络主体之间对过去互动关系的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感受和对未来发展的意愿等[21]。关系质量是彼此间相互沟通、建立信任、相互合作以达成各方目标意愿的衡量指标之一；同时，关系质量对企业间隐性知识转移的作用尤为突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网络关系的质量对中小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企业所处的社会网络往往不是一维而是多重的，此网络呈现出密集性和稀疏性相结合、强联结和弱联结并存、密度分布高度异质性等多种特征[22]。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构建假设汇总以及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基本理论模型
3   实证研究

3.1  样本来源与选择

本文所选样本来自于江苏省苏南和苏北地区，该地区的中小企业集群、创业园区以及高校等资源丰富，中小企业发展具有很好的地理优势，可以广泛利用周边的优势资源，加之江苏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相当重视，制定了多项针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这一地区的中小企业竞争相当激烈，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在文献研究和对苏南、苏北地区中小企业进行实地访谈的基础上，对理论分析所形成的假设进行转换，征求专家和业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初步设计调查问卷。正式调研之前，对部分中小企业进行试调查，根据试调查情况和反馈的意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多次讨论与反复修改，形成最终的正式调查问卷。企业名单由当地税务局提供，以实地发放、电邮等形式进行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工作。调研历时3个月，总计发放问卷500份，收回问卷309份，其中有效问卷231份，有效回收率为46.2%。调研对象中工业企业（主要是制造业）占82%，其余为服务业等。

3.2  研究变量及其测量

本文实证研究中需要进行测度的变量主要包括2个部分——网络嵌入性（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网络关系强度、网络关系质量）和知识吸收能力（获取能力、同化能力、转换能力、利用能力）。各指标变量的测量题项都有其来源依据，主要有相关理论研究与分析、相关文献中比较权威的量表、本文研究对象的特点以及企业界的反馈，等等。为确保指标测量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均采用国际通用的等级量表，在对开放式创新的测量中分别对各指标的不同程度进行赋值，使测量结果更准确、更客观；对企业的网络嵌入性和知识吸收能力情况用Likert5级量表对各维度具体指标进行打分。从调查统计结果来看,所有的企业都或多或少与外界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其中，33%的企业与外界的联系广度达到了75%，45%左右的企业与外界联系的广度达到50%以上；8.7%的企业与外界联系的深度达到了80%以上，近20%的企业联系深度达到了45%。这说明被调查对象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开放式创新并处于网络嵌入状态，符合本文研究前提。具体测量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网络嵌入性、知识吸收能力测度指标题项

	变量
	编码
	测量题项

	网

络

嵌

入

性
	网络规模
	NS1
	相比竞争对手，与本企业进行知识或者技术交流的供应商数量

	
	
	NS2
	相比竞争对手，与本企业进行知识或者技术交流的客户数量

	
	
	NS3
	相比竞争对手，与本企业进行知识或者技术交流的同行竞争者数量

	
	
	NS4
	相比竞争对手，与本企业保持密切联系的金融机构数量

	
	
	NS5
	相比竞争对手，与本企业保持密切联系的研发及咨询机构数量

	
	
	NS6
	相比竞争对手，与本企业保持联系的不同层级的政府及管理机构的数量

	
	网络中心性
	NC1
	与我们有直接（间接）业务联系的合作企业很多

	
	
	NC2
	其他企业往往通过我们与合作伙伴进行业务联系

	
	
	NC3
	我们较少依赖其他第三方企业与合作伙伴进行业务联系

	
	网络关系强度
	NRS1
	过去两年里，与其他企业联系非常频繁

	
	
	NRS2
	本企业与伙伴企业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

	
	网络关系质量
	NRQ1
	伙伴关系双方都避免提出严重影响对方利益的要求

	
	
	NRQ2
	在与伙伴企业交往的过程中，即使机会出现也没有一方欺骗另一方

	
	
	NRQ3
	伙伴企业始终坚守对本企业的承诺

	知

识

吸

收

能

力
	获取能力
	     KA1
	在我们公司里，搜索我们产业的相关信息是每天的功课

	
	
	     KA2
	我们的管理部门鼓励员工使用我们产业内的信息资源

	
	
	     KA3
	我们管理部门期待雇员处理我们产业外部的信息

	
	同化能力
	     KS1
	在我们公司里，思想和观念都会跨部门交流

	
	
	     KS2
	我们的管理部门强调跨部门的支持来解决问题

	
	
	    KS3
	在我们公司里，信息流动非常迅速，即如果某个业务单元获得了重要的信息，它会迅速将这些信息交流到所有其他业务单元和部门

	
	
	    KS4
	我们的管理层要求定期开展跨部门会议来交流新的发展、意图和成就

	
	转换能力
	KT1
	我们的业务员有能力去整理以及使用所收集到的知识

	
	
	KT2
	我们的雇员习惯于吸收新知识，同时将其应用于进一步的目标，并时刻准备好提供这些知识

	
	
	KT3
	我们的雇员能够有效地将现有知识和新的洞察力联系起来

	
	
	KT4
	我们雇员能够在实践工作中应用新知识

	
	利用能力
	KU1
	我们的管理部门支持产品雏形的开发

	
	
	KU2
	我们公司定期重新考虑技术，并使之与新知识相一致

	
	
	KU3
	我们公司有能力通过采用新技术使工作更有成效


4   数据分析和结果

4.1  探索性因子分析

针对本文所设影响因素量表，利用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分析变量是否适合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测量题项的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

	指标
	得分/分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895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4 223.070

	
	df
	378

	
	Sig.
	0.000


根据KMO值越接近于1说明样本越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从表2可见，测量题项的KMO值为0.895，明显大于0.5，同时Bartlett球形检验的Sig.值为0.000，小于0.001，拒绝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矩阵的零假设，因此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下面针对初始测量题项进一步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知识吸收能力和网络嵌入性公因子总方差解释度量表如表3所示。由表3可见，从样本数据共提取出了8个主成分，其可综合解释的变量程度为76.157%。
表3   知识吸收能力和网络嵌入性公因子总方差解释度量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
	累积 
	合计
	方差
	累积
	合计
	方差
	累积 

	1
	10.408
	37.170
	37.170
	10.408
	37.170
	37.170
	4.334
	15.479
	15.479

	2
	2.716
	9.702
	46.872
	2.716
	9.702
	46.872
	3.106
	11.091
	26.570

	3
	1.993
	7.119
	53.990
	1.993
	7.119
	53.990
	2.673
	9.547
	36.118

	4
	1.441
	5.146
	59.137
	1.441
	5.146
	59.137
	2.578
	9.206
	45.324

	5
	1.402
	5.006
	64.143
	1.402
	5.006
	64.143
	2.418
	8.636
	53.960

	6
	1.201
	4.288
	68.431
	1.201
	4.288
	68.431
	2.301
	8.217
	62.177

	7
	1.120
	4.001
	72.432
	1.120
	4.001
	72.432
	2.184
	7.800
	69.977

	8
	1.043
	3.725
	76.157
	1.043
	3.725
	76.157
	1.730
	6.179
	76.157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份分析法。下同

旋转后的知识吸收能力和网络嵌入性因子载荷旋转成份矩阵如表4所示。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处于同一维度下的各题项因素载荷值均大于0.5，且非所属维度因素载荷较小（均低于0.5）。因此，问卷设计的测度量表可以很好地测度知识吸收能力和网络嵌入性，且不存在需要剔除的多于测量项。
表4   旋转后的知识吸收能力和网络嵌入性因子载荷旋转成份矩阵
	指标
	成分

	
	1
	2
	3
	4
	5
	6
	7
	8

	KA1
	0.252
	0.109
	0.201
	0.138
	0.098
	0.770
	0.181
	0.035

	KA2
	0.161
	0.213
	0.128
	0.125
	0.146
	0.767
	0.250
	0.105

	KA3
	0.129
	0.047
	0.111
	0.089
	0.129
	0.810
	0.076
	0.127

	KS1
	0.161
	0.346
	0.656
	0.151
	0.081
	0.222
	0.082
	0.034

	KS2
	0.148
	0.094
	0.803
	0.150
	0.043
	0.020
	0.210
	0.075

	KS3
	0.062
	0.225
	0.748
	0.172
	0.213
	0.195
	-0.047
	0.169

	KS4
	0.185
	0.251
	0.689
	0.157
	0.132
	0.121
	0.098
	0.055

	KT1
	0.202
	0.704
	0.259
	0.132
	0.052
	0.172
	0.138
	0.048

	KT2
	0.108
	0.831
	0.170
	0.211
	0.132
	0.015
	0.119
	0.141

	KT3
	0.195
	0.820
	0.147
	0.203
	0.095
	0.162
	0.012
	0.071

	KT4
	0.219
	0.738
	0.241
	0.132
	0.167
	0.048
	0.124
	0.066

	KU1
	0.029
	0.206
	0.178
	0.842
	0.157
	0.115
	0.061
	0.120

	KU2
	0.030
	0.234
	0.173
	0.852
	0.120
	0.135
	0.103
	0.107

	KU3
	0.200
	0.169
	0.192
	0.835
	0.090
	0.095
	0.124
	0.037

	NS1
	0.781
	0.182
	0.104
	0.090
	0.051
	0.094
	0.133
	-0.015

	NS2
	0.860
	0.187
	0.122
	0.127
	0.111
	0.034
	0.095
	0.042

	NS3
	0.851
	0.065
	0.080
	0.123
	0.049
	0.092
	0.118
	0.120

	NS4
	0.767
	0.100
	0.129
	-0.038
	0.037
	0.120
	0.098
	0.195

	NS5
	.704
	0.206
	0.184
	0.005
	0.218
	0.146
	0.122
	0.176

	NS6
	0.653
	0.069
	0.013
	0.036
	0.102
	0.221
	0.169
	0.264

	NC1
	0.287
	0.115
	0.177
	0.017
	0.166
	0.134
	0.754
	0.161

	NC2
	0.168
	0.092
	0.109
	0.065
	0.204
	0.195
	0.789
	

0.123

	NC3
	0.165
	0.135
	0.044
	0.216
	0.210
	0.152
	0.722
	-0.007

	NRS1
	0.302
	0.135
	0.124
	0.106
	0.098
	0.155
	.101
	.844

	NRS2
	0.308
	0.141
	0.155
	0.164
	

0.121
	0.108
	.149
	.824

	NRQ1
	0.106
	0.016
	0.152
	0.186
	0.762
	0.127
	.234
	.054

	NRQ2
	0.090
	0.185
	0.066
	0.094
	0.858
	0.136
	.180
	.103

	NRQ3
	0.191
	0.178
	0.156
	0.085
	0.815
	0.098
	.132
	.064


注：1）旋转法为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2）旋转在 7 次迭代后收敛
4.2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以Cronbach’α系数值以及组合信度（CR）指标综合测量变量的信度，便于后期数据处理。利用SPSS19.0软件分别计算出知识吸收能力和网络嵌入性共8个维度的克朗巴赫值，并借助AMOS20.0软件分析得出组合信度系数和平均抽取方差，具体检测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研究变量各维度的信度和效度评价指标值

	测量题项
	Cronbach’α值
	组合信度（CR）
	平均抽取方差（AVE）
	测量题项
	Cronbach’α值
	组合信度（CR）
	平均抽取方差（AVE）

	获取能力
	0.836
	0.803 4
	0.579 8
	网络规模
	0.907
	0.902 8 EQ\O(X,-)  \* MERGEFORMAT 
	0.624 9

	同化能力
	0.838
	0.809 7
	0.515 9
	网络中心性
	0.812
	0.811 7
	0.590 9

	转换能力
	0.886
	0.869 9
	0.626 8
	网络关系强度
	0.906
	0.900 6
	0.819 3

	利用能力
	0.908
	0.895 4
	0.740 7
	网络关系质量
	0.859
	0.859 1
	0.671 8


对指标的信度检验显示（表5），各测量维度的Cronbach’α值都达到了0.8以上，即都达到了可接受的标准，说明量表通过了信度检验；从表中还可以看出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7。综合以上指标可知，本文量表的设计具有良好的信度。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中的因子载荷计算出平均抽取方差，其值越大表示测量指标越能有效反映其共同因素构念的潜在特质。从表5中可以看出，所有AVE值均达0.5以上，表明本文设计的量表具有良好的聚敛效度。

进一步对问卷的效度借助AMOS20.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结果如表6所示。测量结果显示各题项的因素负荷量即因子载荷均在0.6以上，说明了因素构念的聚敛效度良好，另外p均小于0.001，说明测量模型各参数估计均通过了检验，参数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从适配度指标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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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的要求；RMSEA=0.079，满足0.05＜RMSEA＜0.08的要求；同时，由PGFI=0.667、PNFI=0.735、PCFI=0.796，可知PGFI、PNFI、PCFI均大于0.5，说明测量模型和数据均具有较好的适配度。
表6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测量指标
	因子载荷
	p
	变量
	测量指标
	因子载荷
	p

	获取能力
	KA1
	0.79
	***
	网络规模
	NS1
	0.79
	***

	
	KA2
	0.84
	***
	
	NS2
	0.90
	***

	
	KA3
	0.64
	***
	
	NS3
	0.86
	***

	同化能力
	KS1
	0.72
	***
	
	NS4
	0.76
	***

	
	KS2
	0.69
	***
	
	NS5
	0.75
	***

	
	KS3
	0.77
	***
	
	NS6
	0.66
	***

	
	KS4
	0.69
	***
	网络中心性
	NC1
	0.79
	***

	转换能力
	KT1
	0.72
	***
	
	NC2
	0.82
	***

	
	KT2
	0.84
	***
	
	NC3
	0.69
	***

	
	KT3
	0.84
	***
	网络关系强度
	NRS1
	0.89
	***

	
	KT4
	0.76
	***
	
	NRS2
	0.92
	***

	利用能力
	KU1
	0.86
	***
	网络关系质量
	NRQ1
	0.73
	***

	
	KU2
	0.90
	***
	
	NRQ2
	0.90
	***

	
	KU3
	0.82
	***
	
	NRQ
	0.82
	***

	注：***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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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设计的理论模型是从网络嵌入性的4个维度出发，对网络嵌入性影响知识吸收能力进行分析，分别检验其各个维度对知识吸收能力整体的影响水平，如图2所示。从以上分析结果来看，整体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可接受范围，模型拟合度比较理想，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网络关系强度和网络关系质量这些外因潜在变量对知识吸收能力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41、0.55、0.47和0.55，虽然网络嵌入性各维度对吸收能力的影响程度不同，但外因潜在变量（网络嵌入性各维度）影响内因潜在变量（知识吸收能力）均具有直接的显著效果，也就是说网络嵌入性各指标对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因此假设H1、H2、H3、H4均得到支持。

网络规模对中小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意味着当企业在所嵌入的网络中占据的规模越大，就越容易接触到更多更丰富的网络资源，促进其知识吸收能力的提高。

网络中心性对中小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企业处于其所在网络的中心时，企业作为网络中其他主体的中介和桥梁，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网络中的知识转移，因此，网络中心的企业接触到的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都很大，可以充分获取网络中包括生产经营以及知识吸收能力等方面的知识，从而促进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提高。

网络关系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中小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作用，倾向于与外界有强关系的企业可以在多次高频度的联系中获得外界知识，无论是在获取的知识量方面还是对知识的同化、转换、利用等方面都有益。

网络关系质量可显著促进中小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在与外界的联系中，网络链接的质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决定了企业获取知识的质量，关系质量高的网络联结可以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信息，企业知识吸收可以降低成本，而低质量的联结只能提供低质量的信息，甚至有损企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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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整体理论模型及路径

5  结语

企业是复杂经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创新活动主体，其所拥有的网络决定了企业所能接触到的资源，因此中小企业应当有意识地建立和培养多种类型的创新伙伴，拓展交往范围，增加企业之间的互动频次，并构建良好的企业间网络关系，以促进知识吸收能力的提高。具体来讲，可从网络嵌入性4个维度着手提升创新网络的有效性：

适度增加企业网络规模。网络规模越大，接触到的网络信息越多、越丰富。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讲，网络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要有一个限度，超过此限度，维护网络的成本就会超过网络所带来的收益；而且随着网络规模的增大所带来的异质性信息的增加呈下降趋势，如不加以有效控制和管理，构建过大的网络规模反而对企业发展不利。因此，中小企业既要能够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构建适度的网络规模，以使企业从网络中获得的收益与成本比例最大化，又要有效进行网络管理（比如对信息来源及性质等进行分类处理，提高企业信息处理效率等），以应对当今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的网络。

（2）提高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在具体实践中，提高中小企业网络中心性比较困难，网络中的资源总是向强势企业靠拢，中小企业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此时就需要政府出面，比如通过政府的力量来建立企业/产业集群，通过培育集群内的大企业或者首先促使中小企业嵌入集群外部的价值链之中，在其创新能力提高之后，再通过培育大企业的方式来构建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集群创新网络[23]，联合集群内的中小企业共同发展。

（3）提高企业网络关系强度。松散的网络关系不利于企业稳定地获取网络资源，而中小企业本身积累不够，要想快速发展，就需要稳定地获取外部资源，故应加强企业间业务和人员往来，促进企业间关系的深入发展。

提高网络关系质量。质量高低关乎企业的生命，毋庸多言，企业间网络关系的质量更是决定了企业在社会网络中能否立足。中小企业要从实践出发，以质量为标杆建立网络联系，以合作共赢的态度处理网络关系，提高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信息共享以及共同解决问题的程度，加强网络管理能力，提高网络管理人员的素质水平，构建好、维护好企业的网络。

目前有关网络嵌入性与知识吸收能力的关系在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结论，主要表现为针对产业集群的强联结优势理论和弱联结优势理论之间的分歧，单一、过强的本地化网络会导致本地集群生产系统的封闭和僵化[24]，严重时甚至会导致集群的发展陷入锁定状态之中；然而，过弱的根植性又会致使集群流动而不稳定，甚至形成所谓的“空洞集群”[25]。但是本文的研究没有限定于特定的产业集群，因此对于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是否也适用，还有待检验。其次，限于人力和财力，本研究的样本主要来自江苏苏南和苏北部分地区，在范围上具有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在更大范围上进行考察。总体上看，本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网络嵌入性和知识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中小企业创新网络关系的有效构建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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